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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思与怀念

萧友梅与萧淑娴的叔侄情

—写在友梅二叔公诞辰 ���周年之际

萧 受

我的母亲萧淑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是受她二

叔萧友梅博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多年对她潜移默

化的影响与教育而走上毕生献身于音乐事业

之路的
。

我在少年时代从外公萧伯林
、

外婆

李芝蕙以及家中其他长辈口中
，
听到不少有

关妈妈和二叔公亲密无间叔侄情谊的故事
。

后来妈妈 自己也陆陆续续亲 口为我讲过不少

往事
。

现根据我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写

下这篇缅怀文章
，
以表达我对萧家这两位对

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

的音乐家的纪念
。

记得妈妈经常对我说
，
友梅二叔公对她

的影响及教育始于她��岁那年带着三妹凤珊

和四妹淑贞从汉 口去北京读书的岁月
。

在��

年代的北京
，
刚从德国留学 �年回国不久的

萧友梅先后担任过教育部编审员
、

高等师范

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
、

北京大学音乐研究

会讲师
、

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

修科主任等职
。

他同时教授乐理
、

和声
、

音

乐史三门课程
，
还担任唱歌指挥

、

领导北京

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并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

管弦乐队
。

那时的萧家住在北京西城的 府 右 街 一

带
，
距故宫以及北海

、

中南海和中山公园都

不远
。

二叔公经常于风清月朗的晚上
，
带着

和他同住的妹妹们和侄女们到 北 海 划 船唱

歌
。
他还抽空在春光明媚和秋高气爽的周末

，

领着她们一群大小两代女孩到郊外的颐和园

和西山去踏青郊游
。

据我的外公和外婆告诉我
，
二叔公能文

能武
、

多才多艺
。

记得我童年时见过一对剑
，

一把是我二叔公舞的
，
上刻

“
友梅

”
二字

，
另

一把是我妈妈舞的
，
上镌

“
淑娴

” 。

两柄剑共

�斤重
。

妈妈曾满怀深情地对我讲过
，
当她

们姐妹三人刚到北平读书时
，
友梅叔公不仅

自己请武术教头张师傅来家中定期教他打拳

练剑
，
还要求他的妹妹们以及三个侄女学习

武术
。

妈妈说她那时清晨五点一定起床
，
先

在院子里舞剑练功
，
吃过早饭和姑姑及妹妹

们一同步行到石附马大街的师大 女 附 中 上

课
，
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进琴房

，
按

照叔叔为她们安排好的练琴时间依序练习
。

晚上叔叔如若有空便会和这姑侄两代的女孩

们一起弹琴唱歌或吟哦诗词
。

她山衷地感激

叔叔为教育培养她们这代新女性的学识
、

情

操所花费的心血
。

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也造

就了我母亲外柔内刚
、

耿直不阿
、
严于律己

、

勤学苦练的高尚品格与为人
。

妈妈曾多次对我讲过
，
����至����年二

叔公在北京工作时期
，

曾应蔡元培先生的邀

请
，
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设过和声学的

课程
。

据云听讲的学生最多时达千人之众
。

同时他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体育专修

科丰任， ����年音乐与体育两科分开
，
他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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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音乐专修科主任
，
并且担任乐理

、

和声及

音乐史三门课程的教师和唱歌指挥
。
����年

该科合并于国立女子大学
。
����年国立艺术

专门学校设立音乐科
。

在这阶段
， ����年北

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

习所
，
首次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管弦乐队

，

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兼任所长
，
萧友梅

任教务主任
。
����年二叔公还和赵元任等音

乐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乐友社
。

当时
，
他除教学

、

编书
、

创作
、

写讲义
、

发表论文之外
，
每周还要指挥管弦乐队排练

。

他曾规定音乐专修科的学生们每学期都必须

举行一到二次音乐会
，
所演出的曲目体裁多

样
，
古今中外无所不包

。

女子大学音乐系学

生中的��名女生就曾合奏过 古 曲 《梅 花 三

弄 》 ，
并且还演奏了其他民间器乐合奏曲以

及钢琴独奏曲等
。

她们也演唱过许多当时流

行的爱国歌曲和抒情歌曲
，
其中有萧友梅作

曲的 《 问 》 以及 《 听 》 、 《南飞之雁语 》 、 《落叶 》 、

《新雪 》等
。

记得妈妈还对我说过
，
她当时在北

京真光电影院 �今东华门大街中国儿童剧院

旧址�的舞台上饰演过二叔公安排的用英语

说唱的小歌剧 《五月花后 》 中的女主角花后
。

那次演出颇得好评
，
文化界公认这台小歌剧

为当时的北京乐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
。

那时的二叔公同时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

所
、

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

三处任职
。

他除了得处理繁忙的行政公务之

外
，
教学

、

创作
、

指挥
、

著书立说等各项工作都

是相当繁重的
，
但他仍然每天想方设法挤时

间练琴舞剑打太极拳
，
并且还和本世纪著名

词人易韦斋先生合作创作新歌
。

每逢谱写出

一首新歌他总是亲自在家弹琴伴奏并让妹妹

们和侄女们为他试唱
。

他这种刻苦自律的生

活方式使得我的妈妈由衷地敬佩爱戴自己的

好叔叔
。

二叔公高尚的人品在我母亲身心中

潜移默化
，
成为她塑造自己性格与品行的典

范
。

然而
，
��年代的北京是北洋军阀当权的

一统天下
。

他们蔑视艺术教育
，
终于下令停

办音专
。

二叔公悲愤满怀
，
眼看着 自己 �年

的心血就这样被断送
。

当时在南京的蔡元培

先生全力支持二叔公
，
他们在上海创立了中

国第一所音乐院
。

我记得我的妈妈曾于��年

代末期在上海国立音乐院教过一年书
，
然后

于���。年负岌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皇家音乐学

院留学
。

尽管妈妈远在比京布鲁塞尔
，
但她始

终关心着上海音专和在那里含辛茹苦地工作

着的友梅二叔
。

不幸的是随着 日本帝国主义

发动
“
七七事变

”
大举入侵中国

，
友梅叔公在

贫病交加的困境中仍要勉力支持当时已被迫

更改校名的
“
私立音乐专科学校

” 。

最后
，
终

因心力交瘁而于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 日病故上海
，

身后萧条
，
丧事由师生捐款办理

。

那时客居瑞士诺沙泰尔的妈妈闻知二叔

公病逝的噩耗犹如五雷轰顶
。

此时第二次世

界大战已经爆发
。

尽管永久中立国瑞士免受

战火之灾
，
但是妈妈又怎能不 日夜惦念自己

年迈的父母双亲
、

幼女以及姊妹等其他亲人

的安危�她提笔创作了一系列乐曲缅怀受苦

受难的祖国和亲人
，
她谱写的歌曲 《怀旧 》

�宋代范仲淹词�就是为缅怀二叔公华年早逝

而作
。

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于儿时看到过的不

少二叔公的照片
。

其中留给我最深印象的一

张是他坐在北平府右街家中他 琴 室 的 琴凳

上
，
三角钢琴的琴盖打开支在那里

，
墙面正

中悬挂着贝多芬大幅画像
，
下面中间是肖邦

像
，
右面是孙中山先生赠他的照片

，
左面是

我的太外祖父萧炎翘的像
。

钢琴两侧悬挂着

一副小篆对联
，
上联为

“
岂能尽如人意

” ，
下

联是
“
但求无愧我心

” 。

我认为
，
这副盈联是

友梅叔公毕生做人的写照
。

同时我的妈妈亦

以二叔公为楷模而走完了她默默奉献甘为人

梯的一生
。

尊敬的二叔公
，
亲爱的好妈妈

，
您们的

精神永存
，
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

。

车���
，
��，��


